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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清晨的第一声鸡鸣，升腾到
蛋清一般漾动的蓝色天空。从雕花
老床起床，76 岁的王大叔打开沉沉
木门，屋外天光瀑布般流过来，暗幽
屋子顿时变得敞亮，王大叔的内心也
亮堂起来。

这是王大叔在古镇的祖宅，房子
寿龄 200 多年了。他家有一个上了
桐油的老木盆，他说母亲常用这木盆
给家中小孩子洗澡。我见过这木盆，
大叔重新给它上了漆，依然发出古铜
般的光芒。

王大叔家的早餐，是绿豆稀饭、
咸鸭蛋、泡豇豆、泡大蒜，大叔塞给我
一个咸鸭蛋说：“你尝尝，都是我在坛
子里腌制的。”打开咸鸭蛋，蛋黄金
黄，香味扑鼻。

建于明朝后期的古镇呈“之”字
形，古街长392米，保存完好的青石板
还有1623块。我把脚步放轻，小心翼
翼地踩着包浆醇厚的青石板。我感
到自己的步子重叠在古镇先人们的
无数脚印上。我对自己嘘了一声：轻
点啊，不要惊醒了先人。

王大叔家的案台上，供奉着他祖
父的画像。画像上的老人，面容清
瘦，颧骨凸出，眉毛凝川，眼袋厚积，
胡须掩喉。

我与王大叔熟悉以后，常去古镇
闲逛游玩。在古镇，感觉时间是经过
草木浸润后慢下来的，它治愈着我的
紧张与焦虑。幽雅古镇吹着清凉的
风，古镇后边群山逶迤，源源不断送
来草木的芬芳。

每次去古镇，王大叔家的几只白
胖大鹅都来迎接我，它们一路“嘎嘎
嘎”欢叫着。有一次去古镇，大叔把
几只鹅吆喝到古镇边的溪流里，一只
鹅在清澈的水流中扑棱着翅膀，突然
把头埋入水中，又倏地引颈抬头，我
见那只鹅摇晃着脑袋，大致是吞下水
中食物兴奋所致的劲头。溪流上，有
一座横跨两岸的单拱石桥，全长 24.7
米，建于公元 1837年，桥顶南北两面
外侧雕有石龙，且口中含珠，桥上碑
廊刻有“德厚流光”四个大字。这桥
取名普济桥，有普度、普惠之意。

我和王大叔坐在桥上，听着桥下
潺潺流水声，静默之中感到古镇流走
的悠悠时光。王大叔说起他祖父的
故事，祖父是古镇上的盐商，当年就
是沿着古镇群山中的茶马古道运送
盐巴、茶叶、桐油。在古镇的群山中，
至今还能看到蜿蜒的古道。我一个
人带上茶水干粮，沿着像血管一样布
满大山的古道，走了一天。清晨的深
山里，一波一波涌上来的草木滴翠之
气，从每个毛孔呼啸而入。夕阳西
下，晚霞灼灼，我躺在古道上，当年运
送盐茶的“哒哒”马蹄声，从天幕下传
到我耳边，让我的胸腔里，涨满了时
间的潮水。

在古镇如水蛇腰摆动的尾端，有
一座 140多年的字库塔，该塔为仿木
重檐阁式石塔，建造于清末年间，塔
高7.5米，塔顶呈宝瓶形，塔身上刻有
对联：“昔今人敬字，教古圣文明”和

“蝌蚪云霞焕，鸿篇日月光”，其字苍
劲有力，气势磅礴。遥想当年，衣衫
飘动的古镇人，满怀着虔诚之心，抱
托着需要焚烧的字文纸张，缓缓投入
字库塔的炉子里，呼呼火光中，字纸
慢慢焦黄，化为灰烬，一个个有灵性
有灵魂的汉字，在火焰中涅槃重生，
化为古镇人仰望的星星之光。

古镇，在时间的嘀嗒声里，生
长着。这样的生长，来自于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的生命力。保存完好的
30 多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是古
镇在漫漫时间里顽强生存的宝贝。
古民居、字库塔、古墓群、金黄甲大
院、“贡米”梯田，它们在古镇大地
上更新与生长着。

古镇古城的保护、开发与利用，
历来是一道难题。在古镇，我看到了
它静悄悄地生长。古镇的灯光亮了，
红灯笼里，有着穿越岁月迢迢之光的
动人光晕，那些近乎荒芜、坍塌、破损
的古镇民居，经过匠心修复，焕发出
了更加迷人的光芒。如古镇附近的
金黄甲大院，建筑奇特，砖木结构，抬
梁式与穿斗式梁架混合结构，青瓦硬
山屋面，在大院饭堂正面墙上，画图
中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呼之欲出。
今年夏天，在金黄甲大院上演了一出
盛世迎亲图景：唢呐吹起来，花轿颠
起来，喜气洋洋的新郎头戴状元冠，
身着大红袍，骑着高头大马，由锣鼓
手、唢呐手、轿夫等组成的迎亲队伍，
紧跟在新郎后面，浩浩荡荡开始了迎
亲表演……

古镇的那些草木家当，那些老房
老院，那些蜿蜒古道，那些文物典籍，
于时间深处的马蹄声里，在万物生长
中被照亮，散发着光阴酝酿的沉香，
也浮动着生机盎然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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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的生长
老哈河，是西辽河的南源。辽代称

“土河”，清朝时称老哈河。蒙古语为老
哈木伦。

生长在老哈河左岸的我，对故乡一
直心心念念。初秋，约了几位朋友，用
了一周时间，从头到尾实地考察了老哈
河和西拉木伦河。老哈河的考察是从
源头开始的。

老哈河发源于河北省平泉县七老图
山的光头山东坡，在宁城县甸子乡七家
村流入赤峰境内，由西南向东北流淌，沿
途接纳了黑里河、八里罕河、坤头河、锡
伯河、阴河、崩河、饮马河等支流，至下游
翁牛特旗大兴乡的海流图，汇流了西边
流来的西拉木伦河，始称西辽河。河流
全长 425公里，流域面积 2.9万平方公
里，多年平均径流量13.4亿立方米。

我们随着当地向导，登上了光头山
东坡。这里是平泉县北境柳溪满族镇
地界，归河北省辽河源自然保护区管
理。据《辽史》记载，光头山是契丹族的
发源地，契丹始祖奇首可汗曾仙居于
此，后骑白马沿老哈河东行，与乘青牛
沿西拉木伦河东行的天女可敦相遇于
木叶山，生八子，形成契丹八部。后耶
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八部。

光头山东坡比较平缓，是一片开阔
的山地草甸草原，面积约有上万亩，周
围群山环绕，森林密布。我推测，相对
于周边而言，这个山头植被低矮，树木
稀疏，人们称其为光头山。其实，它还
有个正式的名字：马盂山。传说，契丹
始祖奇首可汗有两件宝贝，即白马和马
盂，山名由此而来。早年耶律阿保机在
这片草地牧马，故有“王爷马场”的称
谓。后来辽景宗、辽道宗、辽萧太后都
曾在这里飞骑逐猎，弯弓射雕。

在山坡草甸中，我们找到了一口残
存的老井。老井看上去年代久远，由乱
石砌筑而成，涓涓泉水从石缝中渗出。
向导告诉我们：这就是辽河源头。我们
仔细察看，老井破败，无人打理，周围别
无他物，更没有辽河源头的任何标识。
到了山脚下，在多条小溪汇合形成径流
处，才看到一块矩形石碑，上刻“辽河源
头”四个大字。这是多年前，辽宁省营
口市一些民间人士溯辽河源来到这里，
立此存照。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黑里河应是老
哈河正源。光头山北麓，为黑里河国家
自然保护区，属茅荆坝天然林区，森林
中有天然油松、白桦，有以蒙古栎为代
表的针阔混交生态系统，为华北山地面
积最大、长势最好、最为集中连片的分
布区。老哈河上游最大支流——黑里
河发源于此。保护区内山高林密，植被
良好，降水丰沛，多年平均降水在 700
毫米左右，形成丰富的地表水资源，是
老哈河上源最重要水源涵养地。这里
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据测算负氧离子
含量每平方厘米达2万个以上，已成为
周边人们野游休闲的好去处。当年，北
宋名臣欧阳修出访辽地，途经这里时挥
毫写道：“山深闻唤鹿，林黑自生风。松
壑寒逾响，冰溪咽复通。”

通常“河以山为界，山以河为界。”
弄明白河，先要理清楚山。

从地理上看，赤峰的地形地貌由两
山两河组成，即北部大兴安岭横亘，是
草原文明与农耕文化的分界；南部燕山

山地绵延，燕山支脉七老图
山和努鲁儿虎山分置西南、
东南两翼，分隔华北平原与
东北平原；在大兴安岭和燕
山山脉夹角中，由西向东流
淌着两条河流，即老哈河和
西拉木伦河。两河孕育了红
山文化，肇始契丹辽国。赤
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
单元，是内蒙古高原与东北、
华北平原的结合部、过渡带，
也是关内通往内蒙古草原和
东北的交通要道。

老哈河流域范围，西自
七老图山，东至努鲁儿虎山，
北抵白岔山，南为燕山山
地。七老图山属燕山西北支
脉，由中生代燕山运动形成，
为断块中低山，由花岗岩、石
英岩等组成。山脉自喀喇沁王府西北
之松树岭，迤逦东南走向，为老哈河与
滦河流域分水岭。七老图山的地形西
高东低，波状倾斜，区域内水流多呈放
射状分布，主峰为光头山，海拔 1790
米。由于河流切割和水系发育，老哈
河源头地貌山体破碎，冲蚀沟壑自上
而下遍布山体，河谷多呈V字形。

努鲁儿虎山，系燕山山脉东段北延
部分，是赤峰市与朝阳市的界山，绵延于
敖汉旗与朝阳市建平县之间。“努鲁儿
虎”为蒙古语，意为“脊梁山”，辽时称“冷
陉山”，是老哈河与大凌河的分水岭，也
是内蒙古高原、冀北山地、辽西山地三大
地貌交错地带。位于努鲁儿虎山中部的
大黑山保护区，是以草原、森林及珍稀野
生动植物为主的丘陵山地综合性自然保
护区。朝阳市与敖汉旗之间的天然屏障
大青山，扼守蒙辽交通要冲，新中国成立
前，这里土匪频繁出没，为害过往行人，
被民间称为“断亲山”。

把视野再展开一些：西北—东南走
向的七老图山和东北—西南走向的努
鲁儿虎山，犹如燕山山脉向北伸出的双
臂，倒八字形呈现于赤峰大地。自古以
来，对内拱卫京畿重地，向北控制来自
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游牧势力的威
胁。静卧于两条山脉之间的老哈河谷
地，西连长城、八沟（今河北平泉），东通
西辽河、东北平原，正是史上京城通往
蒙古和东北的重要通道。这就是历史
上有名的“平冈道”，即从古北口北上滦
平、承德、平泉，再到老哈河谷，直达东
北。“澶渊之盟”以后，宋辽百年交往交
流走的就是这条通道。清朝皇帝东巡
祭祖，走的也是这条通道。清王朝在热

河（今承德）建避暑山庄，整
修热河至盛京（今沈阳）的道
路，老哈河谷地是必经之地，
遂有了“拉不败的哈达，填不
满的八沟。”之说，可见当时
老哈河流域商贸之繁盛。

走一趟老哈河，才能看
到它的全貌。从河源至黑
里河口，为老哈河上游河
段 ，长 57 公 里 ，也 称 河 源
区。河水流淌在七老图山
区，山高谷深，上游多条支
流发源于此。由于河流切
割影响，河床深切，河谷狭
窄，水流湍急，水质清澈，呈
明显的幼年期河道特征。
黑里河从老哈河左岸汇入，
还有一些小支流如八里罕
河、北小河、牤牛河等也纷

纷加盟，使老哈河家族迅速壮大。
黑里河至红山水库，为老哈河中

游。河流由山区进入黄土丘陵区，河
两岸地势开阔，灌溉农业发达，是赤峰
市主要产粮区和人口集聚区。老哈河
中游有多条支流汇入，最大支流英金
河汇入后，老哈河水量大增。英金河
是老哈河左岸第一大支流，源于河北
省围场县塞罕坝，其上游呈扇形放射
状分布，支流有阴河、锡伯河、西路嘎
河、召苏河和半支箭河等，形成赤峰西
部山区几大流域。英金河干流穿过赤
峰市城区，是全市政治、经济、交通中
心之所在。

红山水库位于老哈河中游干流上，
是全流域最大的水利工程，控制流域面
积2.4余万平方公里，占老哈河流域总
面积的74%。这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
顾灌溉、发电等功能的大型水利工程。
1958年开工建设，1960年投入运营，至
今仍在发挥作用。这是那个年代，完全
靠“人海战术”建造的大型水利工程，成
了一代人的回忆。

老哈河在中游蜿蜒流淌了 217公
里，大开大合，演绎了威武雄壮的历史剧。

由于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的滋
润，这里孕育了中国史前文明最具代
表性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遗存最先
发现于赤峰市郊红山后遗址，故以此
命名。红山文化主要集中于老哈河、
西拉木伦河为核心的西辽河流域，分
布范围达 20 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
千年，延续时间长达两千年之久，反映
了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全盛时期的景
象。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翁牛特旗三
星他拉出土的玉龙，标志着当时的生

产力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
此外，赤峰地区又先后发现了兴

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
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富河文化、小河
沿文化等。这些文化表明，赤峰不仅
是一块早熟的土地，历史文化悠久，其
价值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
要支撑。

辽中京（位于今宁城县大名镇）
就坐落在老哈河畔，辽代中后期，这
里不仅成了辽朝的经济文化中心，而
且是辽、北宋交往交流的前沿。至今
辽中京古城的轮廓依稀可见，经过千
年的风雨洗礼，辽代大名塔仍然巍然
屹立。

这里，还有“让乾隆驻足的地方——
响水。”公元 1743年（清乾隆八年）秋，
乾隆帝东巡祭祖，行至翁牛特旗与敖
汉旗交界处的老哈河边，猛听得回音
相和，响声震天，引来乾隆帝驻足观
赏。原来老哈河流经这里，把大漠中
的石山劈成峡谷，水流飞泻而下，急
速跌进 3 米多深峡谷中，旋即前行再
跌，复又跃出，三次跌入跌出，迸发出
雷鸣般巨响，形成大漠中雄壮的瀑布
景观。

“十全老人”爱吟诗，见此雅兴顿
起，挥毫写下了长诗《观敖汉瀑布水》，
令工匠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刻于老哈
河北岸的石崖上。诗中“浩浩万里沙
漠塞，乃有瀑水崇岗悬。”之佳句，告诉
后人，科尔沁沙地当时已经存在。仔
细观察摩崖石刻上的字迹，虽历经
200多年风吹雨蚀，字迹仍依稀可辨，
汉文居右，19行，满文居中，蒙古文居
左，满蒙文共 51 行，这已成为一处具
有价值的人文景观。

红山水库以下，为老哈河下游。
下游没有支流汇入，两岸多为沙质丘
陵台地和流动沙丘，河流在科尔沁沙
地中穿行。河道由中游宽阔平川进入
了宽窄不一的峡谷地带，而且落差比
较集中，尤其在红山水库以下 35公里
处，进入石门子峡谷区。河谷宽70米，
两岸岩石陡壁，形同一道石门，故有

“石门子”之称。据记载，国家曾于
1949 年至 1954 年 4次勘查石门子坝
址，后因两岸存在大面积流动沙丘、大
坝沙丘基底处置难等复杂因素，才将
大坝选在红山坝址。

到了老哈河下游尾端，河谷逐渐
展宽，两岸地形也由沙丘台地过渡为
沙丘平原，并与西辽河平原连为一
体。两岸均为松散的易冲易塌的沙土
土质，河宽达 2000 米。河身宽浅顺
直，河床变形迅速，主流分散，摆动不
定。在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汇流处，
回看两河水流痕迹：汛期断流，已成常
态，洪水涌来则大水漫滩，水流含沙量
大增，形成游荡性河流；冬春季节，河
道无水，便成了风道、沙源。

行走在老哈河畔，回想着老哈河的
前世今生。看来，保持母亲河的健康，
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老哈河生态综
合治理是关键。

回看老哈河，历史上它有两次机会
与更宽广的历史潮流交汇，一次是新石
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一次是契丹辽国的
兴亡。这条古老的河流同人类的关系
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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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晚秋初冬时看
霜，就像一年四季看天上起云一样，是
件平常的事。

脑子里常常浮现这样一个场景：在
天气稍稍有点冻手的日子，一个身高还
不到大人胸脯的小男孩推开吱吱作响
的木制大门，欣喜地眺望原野上那大片
斑斑点点的白。对，此处必须用“斑斑
点点”这个成语。霜有一点跟雪极不一
样。大雪一下，四望皆白，好像谁给原
野盖了一层厚厚的羊绒。而霜是淑女
的，它一般只是轻轻地覆盖在野草、树
叶、蔬菜的叶面上，薄得像纸一般，其他
地方，原先是什么颜色，现在依然是什
么颜色。如果用人的头发作比，雪像人
到了七老八十的模样，而霜还是五六十
岁时候的样子。

小时候，不管坐在家里烤火，还是
睡在床上，每次下雪，我都晓得。雪先
会让天变得灰灰的，降落了，还要用白
砂糖似的颗粒将屋瓦敲得叮叮咚咚，好

像生怕你不知道它要大驾光临。敲上
那么两三个小时，估计该通知的人都知
悉了，才会换一种姿势，以梅花般的形
态在空中飞舞。霜呢，它只在晚上悄悄
来临，没有一丝儿声响，如果你起得不
够早，大阳一照，它立即化成水珠了。
老家有句话“霜重见晴天”，霜越厚，太
阳照得越早，它消失的速度也越快。霜
向我们呈示的永远是一种谦逊、一种自
视为尘埃的低调。

有些非常美好的霜是覆盖
在古代的。《诗经·蒹葭》这样写：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河边的芦苇白头
的时候，正是植物上结霜的季

节，心爱的姑娘站在对岸，你望我来我望
你，就是不能执手，多么令人心焦啊！宋
朝的苏轼一生历尽坎坷，却始终有一股
不服输的劲头，那种傲骨是霜带给他
的。他在《赠刘景文·冬景》一诗中写道：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
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我最喜欢的霜是下在晚唐的那
场。杜牧用《山行》记载了一次郊游：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
车坐爱枫木晚，霜叶红于二月
花。”杜牧诗中所指的“山”到底
是哪一座，我没有考证过，但我
总莫名其妙联想到岳麓山。岳
麓山的风景真美啊！每年深秋

时节，大片大片的红叶将整座山染得
像是飘满红绸一样，半山腰有名满天
下的爱晚亭可以小憩，还有一条曲如
游蛇、蝉鸣鸟暄的小径可供攀爬。更
美的是，山脚还有我青春梦想的启航
之地。每次见到霜儿，我总会想起一
千多年前那个美好的日子，想起杜牧
可能走过或根本不曾知晓的那一条被
枫叶染红的小路。

常常想起一个电影的片断：长城外，
古道边，秋草绵绵无际，寒风吹拂笛声
残。夕阳慢慢消失于远方的山峦处，一
对恋人执手相别。男子的背上背着一把
油纸伞、一个装着换洗衣服的包袱，那孤
独的身影与女孩的泪水一起，刺得人的
心酸酸的。不过，电影的音乐却是昂扬
向上。是啊，前路有思念结成的霜儿相
送，有梦想实现之后再度相逢的信念可
慰，泥泞坎坷也是生命的大道。

草木摇落露为霜，在生命的四季
中，霜同样是一种美好的营养。

草木摇落露为霜草木摇落露为霜
□□游宇明游宇明

□燕南飞

1

它累了，在科尔沁的脊背上歇脚
却依然做着飞奔的梦

从草香中牵出星辰和月亮
从沙子中牵出渴望和锋芒。这河流
干涸的喉咙日渐嘶哑
失陷于亘古而来的枷锁，那一句呼号
是从马背到箭矢之地的距离
是从弓弦到墓碑的距离

大河，魂兮
还听得见马蹄在故道上哒哒取火

2

还可以再远些，每一颗星辰都是灯盏
还可以再深些，让每一粒沙子都知

晓它的怀念
怀念水，怀念鹰
怀念漂泊和烽烟

不想让这起伏跌宕的乐谱失传
驯马人老了
这一生最遗憾的事，就是没能驯服

一条河流
没能在它血脉流干之前
与它交手，或者结拜

最迷恋它匍匐的样子，驮着自己的
骸骨

去远方——

3

被困在大地的指纹里
每一寸光阴，都是幸存者的火绳，一

寸一寸燃尽
眼眶中只有草原
跋涉 挣扎
这一路的艰难和救赎哦
越是走近，就越是觉得身不由己

在去往终点的路上
在去往归途的路上
在路上

将影子钉入沙脊，将嘶喊钉进山石中
将自己钉在蒿草最茂盛的地方，和

它们一起疯长
待到花开浪漫时，想必你还认得它们

梦中的蒙古马
（组诗）

□陈仕平

其一

一脉青山势邈绵，
沃原千里草连天。
秋深犹见花如海，
风软时来雨似烟。
羊畜群群堆素雪，
毡包点点绽白莲。
高歌一曲腾格尔，
更信天堂在此间。

其二

北疆南岭正秋中，
物事人情大不同。
炎热邕城犹短裤，
轻寒塞上已薄绒。
桂食偏好清和味，
蒙菜多呈豪放风。
往北来南云水客，
心安所遇乐无穷。

其三

敕勒佳妍久慕名，
白头皱面始行行。
昨宵犹作座中客，
今日复成路上人。
山海远遥岂隔阻，
心胸怅惘只消凝。
邕州翘首期君至，
把酒南湖共赋吟。

其四

南岭迢迢到北疆，
人亲景美最舒张。
一别身远心犹在，
从此蒙乡亦故乡。

内蒙古纪行四首

□陆彩荣

敕勒正秋肥，青绿阴山雄旷。漫步
蒙原之上，有牛羊美壮。

草鹰飞舞云霄意，豪气冲天放。高
铁班车穿越，带路添香朗。

好事近·敕勒川草原


